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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发生波动能够极大地加速大学学科调整进程;从高校

权力运行旨归的角度看,学科调整是影响大学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虽然在个性化和非理性因素的

影响下,学科调整的决策过程对外并不透明,但仍要遵循以下主要驱动逻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能否获得

足够的外部需求;在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是否与学校愿景相匹配;学科知识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是否

具备未来发展预期。当学科受到“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的共同作用时,将不可避

免地会遭遇学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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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布局调整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

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不仅是关乎学科自身存亡的现

实问题,在其深层次概念上,它还是一个关于大学乃

至区域学科生态如何建构的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指

出:“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

进学科专业调整。”[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的不断深入,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是当前破解高等教育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是为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合适的人才保障

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学科调整的内

在逻辑和客观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大学规划学

科布局、决策学科调整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一、教育资源投入波动引起大学

学科调整的剧烈加速

从早期中世纪大学围绕文、法、医、神四科来组

织教学活动开始,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一直是专业

教育,大学按照学科专业分类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
大学建构高度依赖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划分,学校定位

和发展愿景都要以自身的学科设置为基础,大学乃至

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均围绕学科建制而运行展开。
学科布局及其调整是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顶层

设计,学科调整包括学科增列和学科撤销两种举措。
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当社会稳定且经济快速

发展,教育资源投入明显增长时,会出现大范围的学

科增列;当遭遇经济危机,教育资源投入萎缩时,大
学迫于压力会大幅度撤销学科。无论教育资源投入

的明显增长或萎缩,都会剧烈加速大学学科调整的

动态进程,这是学校为了应对特殊境遇和危机所作

出的一种应激反应。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在外部良好的

经济环境和内部激烈学术竞争的双重驱动下,大学

为了追求全面卓越而不断扩张。这种“只增不减”的
无序繁殖发展方式制造了大量的“多元巨型大学”
(multiversity)[2]。大学为了追求自身学术地位而

不断无序扩张,当遭遇到外部环境恶化和资源投入

不及预期时,就会陷入生存困境。美国在20世纪



70年代进入经济衰退期,美国高校出现高等教育史

上首次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学科调整。期间,美国的

35个州共撤销本科和研究生学术项目约600个,其
中研究生层次的学术项目占65%[3]。在20世纪70
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界共经历

了三次学位点撤销潮[4]。
我国大学的整体学科规模也经历了学科数量先

稳步增长,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历程。我国1981年开

始建立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专业点812个,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的学科、专业点3185个,合计3997个[5]。此

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学位点数量进入

快速增长阶段,到2001年,全国共有博士学位授权

点139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970个,合计10367
个[6],与1981年相比,增长了2.6倍。进入21世纪

后,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不断完善[7],全国学位点

数量保持基本稳定,到2018年,全国共有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349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含具有博士授权的硕一点)9587个[8]。我国政府

从2016年起主动开展全国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工

作,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历年《动态调整撤

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从2016年至2019
年,我国大学共新增学位点987个,撤销学位点

1598个,撤销数量明显大于新增数量,意味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进入了调整优化阶段。如果没

有外部教育资源波动的影响,学科调整可能因为学

科自身的自然老化消亡和新生迭代而发生,教育资

源投入波动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容易导致把学科调

整笼统的归因于资源投入,实则掩盖了学科调整的

内在逻辑。资源投入波动迫使大学领导层必须在较

短时间内做出学科调整的选择性决策,这种决策是

大学权力运行的重要体现,而在具体到某所大学和

某个学科时,又会存在历史因素、人为因素、非理性

因素等原因导致决策过程对外的不透明。但是拨开

个性化和非理性因素后,学科调整仍然具有明显的

核心驱动逻辑。在对美国大学学科调整的相关研究

中,DrukerMarvin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高校评估学

科时运用了4个关键指标:学科在院校使命中的地

位、学科质量、学生需求、与大学战略规划的相关

性[9]。Robert认为,学科布局调整需要考虑的主要

因素是院校使命、外部需求与内在实力[10]。这些研

究都表明,大学作为一种资源依赖型组织,外部资源

投入波动会导致大学办学规模变动,从而加速学校

领导层对学科调整进行决策,但是学科作为大学内

部的结构单元,大学自身具有一套完整而独立的驱

动逻辑来决定其内部的学科布局调整。

二、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外部需求

是学科调整的第一重驱动逻辑

20世纪90年代,吉本斯等学者提出知识生产

的模式1和模式2[11],是对人类科学知识生产模式

逻辑演进范式的系统性总结。人类科学知识生产随

社会变革而剧烈演变,从传统的以学科为本、大学为

中心的模式1转向跨学科性、应用情景的模式2,并
正在转向多特征、多形态并存的模式3[12]。知识生

产模式的迅速演进发生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

下,知识和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

作用在实践中获得反复确认,并得到政府、企业和学

术界的广泛认可。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大学

作为社会知识生产的重要主导机构,其在学术价值

追求上的冲突益发凸显,即科学研究是基于工具理

性导向还是基于价值理性导向,但是在全球知识经

济浪潮下,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已成为大学的重

要任务,大学只有努力融入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关

键环节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发展。
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政府、企业之间已经形

成一种互相依存的一体化生存格局。“产业—政

府—大学”正 在 融 入 统 一 的 产 教 价 值 链 中[13]。

MichaelPorter在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指出,
价值链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在价值链中,
总价 值 包 括 价 值 活 动 (valueactivities)和 利 润

(margins),由于价值链差异,企业形成了不同的竞

争优势[14]。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等概念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中,任何国家和组织都无法置身事外,“产业—
政府—大学”所组成的价值链就是一种典型的以知

识为重要产品的知识生产价值链。“正确审视竞争

优势的方式是分析价值链,而不是分析附加值”[14],
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基础性结构单元,必须要融入

知识生产价值链并占据关键性位置,才能取得明显

的竞争优势。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学科承接政府和企业的研

究项目、推动专利转化、获得科技奖励等都是以知识

为产品的重要价值活动,能否顺利获取政府和企业

的外部需求,是价值链中的重要内部关联,也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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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的关键。除知识外,学科为社会和企业提

供的产品还包括学生,学生作为未来生产者能否融

入社会和企业也是重要的价值判断。虽然知识和学

生都可以看作是由大学和学科所产出的特殊产品,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才培养体现了大学的公益性

和服务性,区别于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是大学存在的

根本任务。这也意味着包括大学在内的知识生产价

值链所产生的利润超越了经济价值本身,大学和学

科为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知识和人才的附加值具有更

广泛的价值意义。
除了从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环

节获得外部需求外,学科生存还需要从学校、学校内

部的其他学科处获得需求(图1)。学校和学校其他

学科同样处于知识生产价值链中,如果说“产业—政

府—大学”是知识生产价值链的大循环,那么学校内

部及其各个学科就是知识生产价值链在大学中的小

循环。大学是学科生存的主要依托环境,学科必须

要成为学校整体规划中的重要组成,在学校发展愿

景中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比如成为学校学科布局

中的主干学科,或者是主干学科的重要支撑学科。
在学校内部,学科与学科之间同样存在相互需求,积
极发展相关联的新兴交叉学科有助获得校内其他学

科的支持。在以上各类复杂的价值活动的综合作用

下,将标定学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所处的价值

地位。

图1 能否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获得足够的

外部需求是学科调整的重要驱动逻辑

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不仅存在正向需求,还存

在“反向需求”,即不利于学科生存的负面需求。

1992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高等教育委员会认为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社会工作学院学生培

养供大于求,于是向州政府建议撤销该学院及人才

培养项目,这种“反向需求”推动学校考虑撤销社会

工作学院[15]。
学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所能得到的外部需求

是不断变化的。当外部需求成为学科调整驱动逻辑

中的决定性因素时,就会出现同一学科由于外部需

求变化,发生时而增列、时而撤销的情况。2013年,
上海交通大学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后,决定对部分非

优质学科进行调整,撤销了兽医学硕士学位授权

点[16]。七年后,在2020年的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

中,学校又计划增列兽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兽医

学是一个传统学科,学科本身主要依托基于上海农

学院建立的农业与生物学院,科研实力在全校整体

学科中处于落后位次,在没有其他要素支撑的情况

下,外部需求是其发生学科调整的主要驱动逻辑。
在当前后疫情时代,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急剧凸显,多
项研究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动物[17],学校出于加

强生命科学大学科群建设的目的,重新开设兽医学

学科。因此,学科除了要积极获得外部需求以外,学
科生存必须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实力和学术地位,
否则就可能随外部需求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

三、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

是学科调整的第二重驱动逻辑

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存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

学观[18],如果说外部需求更符合政治论哲学观的范

式,则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就是认识论哲学

观的外在体现,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19]的古典大

学观在当代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新的演绎。
教育评价始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从上世

纪70年代开始流行政府问责制度,并扩散到公立高

等教育领域。1979年美国田纳西州首先制定和推

行高等教育绩效评估制度,将财政拨款与大学绩效

指标表现相关联[20]。在政府支持下,各类第三方教

育机构也日益活跃,跟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步伐,

THE、USNews等第三方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

推出大学排名,并逐渐涵盖全球高校。目前主流的

THE、QS、ARWU和 USNews四大排名均包含大

学排名和学科排名两个排名体系,既充分体现了学

科在大学中的重要办学实体地位,同时也把办学压

力直接传导到学科一线。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

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评估工

作,在学科领域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评价体

系,其中包括学科水平评估、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学
科合格评估、专项合格评估等,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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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全世界现有的高等教育评价种类繁

多,指标体系差异极大,评价目的各不相同。从评价

主体进行区分,可以分为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两

个类别,由政府部门及其咨询服务机构所开展的教

育评价是为了落实包括绩效评价在内的政府教育管

理职能;第三方机构则把大学排名作为一种信息产

品进行经营活动。目前各种教育排名在全世界范围

具有重要影响力,每年相关排名发布都会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排名既是学校学术声望的重要体

现,还关系到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是大学高度重视的

关键性办学指标。
基于绩效的资源分配模式是当前和未来高等教

育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也益发凸显教育评

价的重要性。教育评价引导资源分配,资源分配影

响办学策略,办学策略决定学科调整,在这样一个链

式反应下,原本只是体现办学水平的教育评价成功

的影响到学科这一大学基础办学单元的存在性。学

科开展学术研究仍然可以坚持“知识本身即为目

的”,但是为了保持自身存在,需要在同行竞争中获

得足够优秀的学科排名,即“学术地位”,这是认识论

哲学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异化,是科学研究从好奇心

驱动向竞争驱动的转化。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

机制正在不断转化和复杂化,新的动力机制并不是

对原有机制的否定,而是在与原有机制并存的情况

下赋予科学研究更大的“加速度”。
由于同时存在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的双重学术

排名,必然会出现学科排名与学校排名不匹配的情

况,学科需要重视自身学术地位与学校学术地位之

间的差异性。学科排名领先于大学排名,学科能够

给学校带来学术荣耀和学术地位,学科地位相对稳

固;学科排名落后于大学排名,学校就要考虑学科在

其他方面的存在价值。据统计,2016—2018年全国

动态撤销的学位点中有45个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上榜,其中C+及以下学科达到31个,占69%[21],
这还不包括未上榜的排名后30%的学科。学科自

身的学术地位,和学科与学校两者之间学术地位的

不匹配是学科调整的第二重驱动逻辑。

四、学科知识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来发展

预期是学科调整的第三重驱动逻辑

学科概念存在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

科双重内涵[22],学科本身来源于人类对科学知识体

系的一种主观划分,通过对知识进行分类,“建立起

次序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知识世界。”[23]前文第一

和第二重驱动逻辑都是从学科组织形态的视角出

发,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学科组织的存在同样具有关

键作用。
这里需要引入学科的生命周期理论,宣勇首先

在大学学科组织中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并分成生成

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蜕变期四个阶段[24]。学科的

知识形态同样存在生命周期,根据学科动态发展观,
可以分为孕育期、成长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蜕变

期[25]。对学科的知识形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

纪70年代,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显示的

突破原有学科界限的新趋势,在分析各种物质运动

形态相互转化的基础上指出,原有学科的邻接领域

将是新学科的生长点。经济学家于光远指出新旧学

科的转化关系,“所谓新学科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

史时刻正在建立的学科”[26]。2021年,我国学科目

录再作调整,“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

类[27]。可以说,新兴交叉学科、前沿学科、边缘学科

一直是学科体系中的研究热点。
处于“青年”阶段的新兴学科之所以会获得广泛

关注,在于人们对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领

域未来广阔前景的巨大预期。纵观人类文明史上的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在某一门新兴学科上取得重

大科学技术突破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信息科

学作为当时的新兴前沿学科,最终实现了以全球互

联网络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

了人类社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新

兴学科发展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增量,甚
至是突破性的社会变革,这已经是社会各界的共识。
比如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及其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长期高度关注新兴学科发展,先后策动了

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2年“大数据研

究和发展计划”、2016年“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

战略计划”等一系列国家级新兴学科发展战略,专项

研究经费投入动辄数亿美元。
正是基于新兴学科的未来巨大发展预期这一重

要驱动逻辑,大学能够主动在新兴学科的外部需求

和学术地位都从零开始的情况下,投入资源建设新

学科,人工智能学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自2017年

5月中国科学院大学设立首个人工智能技术学院以

来,国内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如雨后春

笋一般涌现,2018年我国首批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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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35所[28],2019年进一步增加到180所[29]。
人工智能学科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目前普

遍认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引擎和核

心科技,包括语音识别、智能驾驶、图像处理等为核

心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学科正在迅速影响整个世

界。除了人工智能学科,近年来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石墨烯等新兴学科也由于相同的驱动逻辑而得

到大量资源投入,从而获得快速发展。
与生命周期阶段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新兴学科相

比,处于生命周期“中老年”阶段的成熟学科会面临

发展预期有限的问题,可能遭遇学科知识经过多年

探索后未知领域枯竭、社会需求衰退和产业过剩等

一系列挑战,当学校推动学科调整和学科资源分配

时,会慎重考虑相关要素。有实证研究指出,资源获

取能力较弱的传统学科是撤销重点对象[4]。因此,
根据学科知识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做出相应的未来

发展预判是学科调整的第三重驱动逻辑。

五、“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
三重逻辑共同驱动下的大学学科调整

在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

期”三重驱动逻辑中,外部需求和学术地位均作用于

学科的组织形态,发展预期则作用于学科的知识形

态。对于学科的组织形态,外部需求关注的是学科

在整个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位置,
要同时考量“产业—政府—大学”的大循环链,和大

学内部的小循环链两种情况。学术地位则是学科自

身学术实力在教育评价中的具体定位,还要关注学

校与学科在学术地位上的差异性。对于学科的知识

形态,从更宏观的全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视角出发,
根据学科知识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其未来发展

前景进行预判。当三重驱动逻辑共同产生作用,或
者某个驱动逻辑起重要主导作用时,学科就有可能

进入学校学科布局调整的战略博弈中(图2),虽然

最终决策还会受到人为和历史原因、权力偏好等非

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失衡状态将始终把学科

置于学科调整的候选名单中。
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

三重驱动逻辑是基于效益优先的经济理性主义视角

下得到的,努力把事物中的全部差异归类还原为一

种单纯精确的逻辑关系,这既是当前知识经济时代

的必然,也是对古典大学观的进一步颠覆。近年来,
过于追求科研产出已经导致学术研究“短平快”盛

图2 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
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

行,然而很多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往往需要研究者

常年潜心学术,数十年如一日的甘坐冷板凳。大学

领导者要对基础研究等关键领域的学科抱有充分的

耐心和信心,即使关键领域学科的组织形态暂时处

于一种不利位置,也要在对人类科学知识体系进行

整体宏观把握的基础上,谨慎决策学科调整。
与学科存在生命周期相类似,整个人类知识体

系也存在生命周期,随着人类对自然和客观事物认

识的不断深入,当人类知识体系跨越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平稳的成熟期时,是否会如同成熟学科一样面

临知识生产效率降低的困境,此时大学乃至整个高

等教育的学科布局应该如何展开。我国在经济生产

领域,近年来已经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后

逐渐下降的转折,并且成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重

要原因[30]。在学术研究领域,新的学科未知区域是

否存在极限,虽然在当前科研空前繁荣的时代来看,
这一问题似乎还很遥远,但仍有必要保持谨慎乐观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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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rivingLogicofUniversityDisciplineAdjustment

ZHANGSong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realistichistoricalreflection,thefluctuationofresourceinputinhighereducationcangreatly
acceleratetheprocessofacademicdisciplineadjustmentoftheuniversities;andfromtheperspectiveofthepurposeofpower
operationat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disciplineadjustmentisa majordecisioninfluencingthesurvivalandfuture
developmentofauniversity.Althoughthedecision-makingprocessofacademicdisciplineadjustmentisnottransparentdueto
theinfluenceofpersonalizedandirrationalfactors,itstillfollowsthemaindrivinglogicinthefollowingaspects:whether
enoughexternaldemandcanbeobtainedintheknowledgeproductionvaluechain;whethertheacademicstatusunderthe
orientationofeducationevaluationmatchestheuniversity'svision;andwhetherthedisciplineknowledgeatpresentlifecycle
stagehastheexpectationoffuturedevelopment.Whenauniversityisunderthejointinfluenceoftriple-layereddrivinglogicof
externaldemand,academicstatusanddevelopmentexpectation,itwillinevitablyencounteranacademicdisciplineadjustment.
Keywords:disciplineadjustment;drivinglogic;externaldemand;academicstatus;development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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